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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名
導
演
李
安
憑
電
影
《
少
年
派
》
又
拿
了
四
個
﹁小
金
人
﹂
，

而
且
有
一
個
很
重
的
最
佳
導
演
獎
。
這
是
他
第
三
次
站
在
奧
斯
卡
領
獎

台
上
，
不
僅
為
華
人
裡
的
獨
一
無
二
，
就
是
在
全
世
界
電
影
界
也
少
如

鳳
毛
麟
角
。

﹁拿
到
奧
斯
卡
小
金
人
﹂
，
是
李
安
從
小
的
夢
想
。
為
此
，
他
一

意
孤
行
，
不
惜
與
家
裡
鬧
翻
，
他
漂
洋
過
海
，
寒
窗
苦
讀
，
他
四
處
拜

師
，
苦
心
鑽
研
。
可
是
，
﹁夢
想
很
豐
滿
，
現
實
很
骨
感
﹂
，
從
導
演

專
業
畢
業
後
，
他
一
直
沒
找
到
工
作
，
居
然
連
吃
飯
都
成
問
題
，
在
長

達
六
年
裡
，
全
靠
妻
子
林
惠
嘉
微
薄
的
薪
水
度
日
。
在
他
一
度
動
搖
時

，
妻
子
鼓
勵
他
說
：
﹁一
定
要
記
得
你
心
裡
的
夢
想
！
﹂

因
為
﹁拿
到
奧
斯
卡
小
金
人
﹂
的
夢
想
在
支
持
着
他
，
他
日
復
一

日
地
在
家
裡
讀
書
、
看
電
影
、
寫
劇
本
，
臥
薪
嘗
膽
，
以
求
厚
積
薄
發

。
還
幫
助
劇
組
看
看
器
材
、
做
點
剪
輯
助
理
、
劇
務
之

類
的
雜
事
，
以
和
電
影
界
保
持
聯
繫
。
就
這
樣
，
他
整

整
充
電
加
油
了
六
年
，
終
於
等
來
了
翻
身
的
日
子
，
才

華
開
始
被
人
賞
識
，
價
值
開
始
被
人
肯
定
，
他
也
開
始

一
步
步
實
現
自
己
的
夢
想
。
從
《
臥
虎
藏
龍
》
到
《
斷

背
山
》
再
到
《
少
年
派
》
，
他
一
次
次
讓
世
界
驚
喜
，

一
次
次
捧
起
夢
寐
以
求
的
﹁小
金
人
﹂
，
所
以
，
他
的

一
篇
獲
獎
感
言
的
題
目
就
是
《
有
夢
想
的
人
才
能
舉
起

奧
斯
卡
》
。

李
安
的
巨
大
成
功
，
得
益
於
他
始
終
﹁記
得
心
裡

的
夢
想
﹂
，
並
為
之
而
不
懈
奮
鬥
，
這
實
際
上
也
是
所

有
成
功
者
的
共
同
經
驗
和
實
踐
軌
跡
。

譬
如
王
寶
強
，
夢
想
是

當
個
電
影
明
星
，
雖
然
他
貌

不
出
眾
，
也
非
科
班
，
但
明

星
夢
給
了
他
巨
大
動
力
。
他

從
群
眾
演
員
做
起
，
年
年
進

步
，
不
斷
提
高
，
終
於
跨
進

明
星
行
列
，
一
部
《
泰
囧
》

讓
他
紅
遍
天
下
。

再
如
莫
言
，
夢
想
是
當
個
作
家
，
他
的
學
歷
低
，

基
礎
差
，
有
人
嘲
笑
他
﹁不
是
那
塊
料
﹂
，
他
卻
不
屈

不
撓
，
心
無
旁
騖
，
堅
持
不
懈
，
一
寫
就
是
三
十
多
年

，
不
僅
實
現
了
作
家
夢
想
，
而
且
成
為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得
主
。還

有
夢
想
當
個
﹁大
導
演
﹂
的
張
藝
謀
，
不
僅
執

導
過
許
多
優
秀
電
影
，
而
且
還
執
導
過
歌
劇
《
圖
蘭
朵

》
、
《
秦
始
皇
》
、
芭
蕾
舞
劇
《
大
紅
燈
籠
高
高
掛
》

、
大
型
山
水
實
景
演
出
﹁印
象
﹂
系
列
，
而
導
演
北
京

奧
運
會
開
幕
式
，
則
把
他
的
人
生
推
向
高
峰
。
他
的
成

就
在
驗
證
這
樣
一
句
話
：
人
有
了
夢
想
，
就
有
了
幹
事

業
的
魄
力
，
﹁心
有
多
大
，
舞
台
就
有
多
大
﹂
。

還
有
袁
隆
平
，
夢
想
是
種
出
超
級
水
稻
，
他
曾
夢

見
水
稻
長
得
有
高
粱
那
麼
高
，
穗
子
像
掃
把
那
麼
長
，
顆
粒
像
花
生
那

麼
大
，
而
他
則
和
幾
個
朋
友
坐
在
稻
穗
下
面
乘
涼
。
為
了
這
個
夢
，
他

直
到
八
十
三
歲
的
今
天
，
還
廢
寢
忘
食
，
攻
關
不
止
，
比
一
個
小
伙
子

還
精
力
充
沛
。

一
個
人
如
果
有
了
充
足
動
力
、
堅
韌
毅
力
、
驚
人
魄
力
、
不
竭
精

力
，
再
加
上
耐
心
、
信
心
、
平
常
心
，
他
就
沒
有
不
成
功
的
理
由
。
如

今
是
一
個
多
夢
的
時
代
，
生
機
勃
勃
，
氣
象
萬
千
，
到
處
都
充
滿
活
力

，
到
處
都
是
機
會
，
無
論
什
麼
時
候
，
什
麼
處
境
，
只
要
始
終
牢
牢
﹁

記
得
心
裡
的
夢
想
﹂
，
並
為
之
奮
鬥
不
止
，
努
力
耕
耘
，
你
、
我
、
他

都
可
能
成
為
下
一
個
李
安
，
捧
起
自
己
理
想
的
﹁小
金
人
﹂
。

現今經濟
學成了一門顯
學，經濟學家
好生了得。有
一些號稱經濟
學家的人物在
各種講壇上十

分活躍，涉及的不只是經濟領域，
而是政治、文化、教育、情感、習
俗、家庭……幾乎無所不包。經濟
學的許多詞彙高頻率回響在人們耳
邊，經濟學的一些原理被應用到社
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經濟學的思維
方式更被人奉為圭臬，指導人們的
日常行動。

或許，這可以稱之為一種正在
流行的 「泛經濟學」。

譬如，經濟學中最看重的是計
算投入和產出，即成本和效益，這
在經濟領域是天經地義的規則，然
而一旦擴展到其他一些領域，就產
生了畸變。

在官場，一些官員精心盤算的
結果，發現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的觀念和實踐顯然完全違背了經
濟學原理，什麼焦裕祿這樣的榜樣
也早成為過時的皇曆，理應拋棄。
一些官員焦慮的是：如何用最小的
成本，獲取自身最大的效益，使仕
途暢通無阻？事實表明，與其費功
費力去做出政績，不如尋靠山，找
後台，巴結上司，投其所好，才是
一條最容易獲得提拔升遷的捷徑，
常言道 「不跑不送，原地不動」。
有人或許會說這不是賄賂上司嗎？

不，那不叫賄賂，應當叫定向投資，或者叫官場交
易。只要產出巨大，效益豐厚，必要的成本是一定
要花費的。何況羊毛出在羊身上，花費的成本自有
其出處。因此，買官賣官，乃上下互動，合情合理
；虛假業績，數字出官，亦無可厚非；至於權錢交
換，官官相衛，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更實現
了雙贏……這都是市場社會中的官場正常現象，實
在不必要大驚小怪。

在職場，盛行的是如同《甄嬛傳》中後宮的勾
心鬥角，爭權奪利，一個個都像烏眼雞一般，為出
人頭地便心狠手辣，不擇手段。至於團結友愛，互
相幫助，那是幼兒園中玩的遊戲，成人世界還那麼
天真無知，不真成了童話世界了嗎？重要的是必須
精心計算自己所付出的成本和所得到的收益之比，
不放棄任何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善於以小博大，
以少博多，以輕博重，用最小的代價，換取個人最
大的贏利。猶如武林高手殺敵於無形，不留蛛絲馬
，自身毫髮無損，方為職場中成功博弈的佼佼者
。在情場，千萬不要相信愛情，即使山盟海誓，也
全當逢場作戲。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愛情和婚姻說
到底是一樁買賣，或者說是一項長期投資。以供求
關係來說，高富帥自然是緊俏商品，而女人的美貌
也是不菲的資本。因此 「郎才女貌」不如說成 「郎
財女貌」，在這個世界上，只要有足夠充分的金錢
資本，蠢材也能成為天才；而窮酸小子辛苦打拚大
半輩子，仍被一套小小住宅困成無法翻身的 「房奴
」，縱然有才，又談何幸福！所以， 「寧願坐在寶
馬車裡哭，也不願坐在自行車上笑」是一種聰明的
選擇。

如此種種，還有許多……
君不見在某些人那裡，市場經濟已演變成了市

場社會，金錢成了人生最大的追求和崇拜。 「泛經
濟學」在社會上的流行實在是一幕時代荒誕劇，但
它對社會風氣的敗壞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決不
能小覷。說到底，經濟學只不過是研究經濟的一門
學問或某種經濟學說，經濟學家頭上沒有光環，離
開經濟領域，經濟學家的知識甚至還不如常人。即
使在經濟領域，一些經濟學家鼓吹的頗為時髦的經
濟學理論是否正確，還要經受實踐檢驗。此次歐美
持續的金融危機，表明了某些流行的經濟學理論實
在不靠譜，甚至其本身就是產生危機的原因之一。
因此，還是讓經濟學回到經濟領域去爭辯去發展去
發揮應有的作用吧，只是不要讓它越界充當什麼教
師爺。 「讓上帝的歸上帝，撒旦的歸撒旦」，千萬
別瞎摻和，別什麼事都放一個鍋裡攪，或許這才是
世界應有的模樣。

五年前，我與
幾位同事去盧森堡
的一家公司進行商
務活動。我們在盧
森堡一共待了十二
天，我對西餐很不
習慣，土豆泥、蔬

菜沙拉淡而無味，牛排都吃厭了，唯一一次
吃得最開心、最可口的是盒飯。

那是我們臨走前的一天中午，因為還有
許多事情沒有談妥，為了節省時間，外方公
司的老總就徵求我們的意見，準備安排中餐
館送盒飯來，就在公司就餐。盒飯裡當然有
大米飯，十多天未聞米飯香，我們都快想瘋
了。自從老總打了訂餐電話後，我們的肚子
就咕咕地叫開來了，不斷地嚥唾液，盼望

得那個急啊！
左等右等，盒飯終於送來了。送盒飯的

小伙子是中國人，老家是浙江青田的，見到
我們也很高興，與我們握手打招呼。聽小
伙子說，他先前在別的中餐館打工，現在自
己開了一家中餐館，這家公司的老總是他的
老主顧，他的小女兒最愛吃餛飩，老總經常
帶他的女兒來吃。小伙子走後，我瞄了一眼
訂餐帳單，十份盒飯標價竟然是九百歐元，
按照當時的換算就是九千元人民幣。心想，
這老外的錢，也太好賺了！

盒飯也是用泡沫盒子裝的，飯是飯，菜
是菜，米飯的分量並不多，以菜為主，其實
菜只有兩樣：宮保雞丁與青椒肉片。客隨主
便，我們只得和主人一樣，在長條桌的兩旁
依次坐下，每個人的面前放了盤子與刀叉，

敢情這還是西餐的吃法。主人將盒飯放到桌
子中間，叫我們隨意取用。我也不客氣，拿
來一盒米飯就往盤子裡倒，引得外方公司的
幾個員工一片驚嘆，有人說，李，那可是米
飯啊，你往盤子裡裝菜啊，你裝這麼多米飯
幹嘛啊？原來他們吃盒飯與我們不一樣，吃
菜為主，米飯只算一道小點心。果然，雖然
一共有十份盒飯，米飯的分量並沒有十份。
為了不讓老外繼續笑話，我的同事們只得矜
持起來，紳士般的用刀叉取了一些菜放在盤
子裡慢慢享用，最後只是象徵性地取了一些
米飯。我可幸運多了，有了那麼多的米飯墊
底，還真吃飽了。

雖然宮保雞丁與青椒肉片做得並不正宗
，那次在國外吃盒飯的經歷還是給我留下深
刻的印象，那滋味至今難忘！

中國當代著名女作
家楊沫，青年時代曾在
北大旁聽，《青春之歌
》就有她在北大旁聽的
影子。

她寫的《青春之歌
》中的 「林道靜」，原

型據說就是她自己。小說裡有這樣的描述： 「小俞
的臉白了，她以為道靜又遭遇了什麼不幸的事故。
『沒有什麼。』曉燕冷淡地說， 『她在北大旁聽呢

。』」
楊沫，原名楊成業，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生於北京，她於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北京謝
世。生前擔任過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文聯委員、全
國作協理事、北京市文聯主席、《北京文學》主編
等職務。《青春之歌》是她的代表作。

她的三妹楊成芸，就是後來成為著名電影演員
的白楊。她因父母不和，既得不到父愛，也得不到
母愛。十四歲那年，她考進了西山溫泉女子中學，
過起住校生活。在風景如畫的校園裡，她除了應付
必要的功課以外，全身心傾注閱讀中，廣泛涉獵古
今中外的文學名著。

一九三一年春，父親破產，逃亡不知去向，這
個家庭瓦解了。母親把十六歲的楊沫強嫁給了一個
國民黨軍官。她毅然反抗這樁包辦婚姻，又跑回到
西山的學校。女兒的行為激怒了母親，她斷絕了對
楊沫的一切供給。

一九三一年九月初，楊沫去香河教書，就是新
結識的北大國文系的學生張中行介紹的。去香河之

前，她又與張中行見了兩面。楊沫感嘆張中行的書
多，學問大，博古通今。張中行也喜歡楊沫的清爽
、熱情，以致在楊沫上車離別之際，兩人竟然已是
戀戀不捨了呢。此後，兩人開始了頻繁的通信聯繫
，感情迅速升溫。

一九三二年，楊沫與張中行相愛並同居，他們
當時住在北京沙灘附近的一個小公寓裡，靠張中行
家裡寄來的少許的錢，艱難維持生活。

一九三二年夏，楊沫懷孕數月後，不好意思住
在自己家裡了，就悄悄在張中行北大宿舍附近，租
了一間房子作為安身之所，張中行也時常過來照看
她。

當時兩個人的感情已經有些隔膜，經常相對無
言。最後，楊沫去小湯山妹妹白楊的奶媽家，把孩
子生了下來。兒子生下十二天後，楊沫把兒子留給
奶媽照看，自己坐一輛毛驢車，從鄉村回到了北
京。沒讓張中行花一分錢，費一分力，楊沫就把孩
子的事情，處理得妥妥當當，張中行也就很快恢復
了對楊沫熾熱的愛。

楊沫雖然埋怨他，卻還是深深地愛他，原諒
了他。自此，也就是一九三二年的下半年，兩人在
沙灘的小公寓裡開始了同居生活。楊沫給丈夫做飯
、洗衣、縫縫補補，過失學失業、半飢半飽的生
活。

一個偶然的機遇，成了楊沫苦悶生活的轉折，
她終於從小家庭走出來，走進了大社會，成了她人
生的轉捩點。

一九三三年的除夕夜，楊沫來到了當了演員的
小妹白楊的公寓。那裡聚集十幾位東北流亡的青

年。他們都是大學生，共產黨外圍組織 「劇聯」的
成員，也有共產黨員。這個晚上是楊沫生活道路上
的新的里程碑。這里程碑式的一幕，在《青春之歌
》第一部第十一章中，藝術地再現了出來。

楊沫認識了宋之的等共產黨員和革命青年。他
們宣傳抗日，痛斥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向她介紹
馬列主義書籍。楊沫讀的第一本理論書是《怎樣研
究新興社會科學》，還讀了高爾基的《母親》等小
說。

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她當過三次小學
教員，當過家庭教師和書店店員。那幾年，她多是
住在沙灘低矮潮濕的小公寓裡，為的是便於在北大
的旁聽。

此時的楊沫，一顆年輕的心全部被共產主義學
說吸引去了。她尋找共產黨，尋找力量，尋找新的
生活方向，甚至到獄中去看望被捕的同志，為他們
做了不少的事情。

這個不滿二十歲的姑娘，開始拿起筆來參加鬥
爭了。她在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五日東北救亡總會辦
的《黑白》半月刊上，刊登了處女作《熱南山地居
民生活素描》。這一時期她的創作熱情很高。

楊沫晚年回憶說，當時我不知深淺，但勇氣很
足，得空就寫，寫散文、紀事、報道和短篇小說，
用 「小慧」的筆名，常向上海《中流》和《大晚報
》副刊等報刊投稿，發表於一九三七年的四個短篇
小說，都是這一時期創作完成的。

《怒濤》寫的是女知識青年美真，割捨了小家
庭的愛，為大眾的幸福，犧牲個人感情投身火熱鬥
爭的故事。主人公美真明顯有作者自己生活遭遇的
影子，也是《青春之歌》的主角林道靜的雛形。這
篇小說，是《青春之歌》最早的胚胎。

在北大周圍學習和生活的經歷，成了楊沫早期
創作的源泉和動力。經過她不懈的努力，最終功成
名就，成為引人矚目的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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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聞飛雪 沐 墨

一個山東人，我，跑到
山西去，看當年晉南首富的
「李家大院」。在導遊的引

導和解說下，歷時三個小時
，感覺還是膚淺在其表面。
只因其歷時幾百餘載後，還
餘留的一百四十六間建築群

落，依然集晉南民居特色、徽式建築風格、歐洲 「哥
德式」建築風格於一身，不僅體量宏闊，布列有序，
而且結構嚴謹，裝飾考究，古樸典雅，內涵深深。還
有，其源遠的治家，經商的智慧，仍博大深邃，撼人
心魄。外行的我，竟不敢也不能言其一二。

然，提起山西大院文化，素有 「喬家有名，王
家有院，李家有善」之說。李家的善舉義行，世有公
認。一代代的 「李善人」，名不虛傳。民間口碑又甚
多，耳聞目睹後，我也 「心有戚戚然」，不吐不快了
。自清代年間起，李家世人，兢兢業業，克勤克儉，
集農、商、工於一體，經營有方，富甲一方。但卻從
不敢忘卻 「達則兼治天下」的入世濟世信條，李家世
代遵循的家訓中，就有 「以義制利，利義相濟」的內
容。李家還有面 「百善牆」，是由不同字體寫的三
百六十五個 「善」字組成。這些以 「善」為主題的警
世恆言，無不在訓導李家後人，日日行善，永遠行
善。

不僅是口頭上和書面上的稱善，善之義舉，在
李家十幾代人身上，更是淋漓體現，感天動地。修橋
補路，濟貧扶弱，建校建育嬰堂，於天災人禍中力挽
狂瀾，凡此種種，數不勝數。揀一二有特點的陳述如
下：

災荒年景時，廣設粥棚，接濟窮人的地方豪富
，四海之內，歷朝歷代，累不乏其人。而李家施粥竟
有這樣明確的標準：筷子插到裡面不許倒！可想而知

，這樣的粥，與米飯還有什麼區別。而且他們還規定，人人皆可
吃飽為止。一九三○年秋，山西省政府主席閻錫山動員全省富戶
資助興建公路。李家共捐助三萬六千塊，代表周邊三十六個村莊
，即每村一千塊銀元。不僅代表李家，代表自己的村莊，而且恩
澤四鄰八方的村子，胸懷何其寬廣！

李道昇在世時，某夜晚，家裡來了兩個樑上君子。李道昇沒
有喝令家丁圍捕，而是親口相勸：趕快下來，摔壞了，家中父母
誰來奉養？待我搬梯子來……並當即以錢糧相送。並囑咐他們，
再有困難，盡可開口。從此，不再有偷盜之人踏入李家的大門。

李道昇的五位夫人，都是仁愛慈善之人，每逢過年過節，都
會組織兒媳們給長工們送去酒肉飯菜，毫不吝嗇。她們去世後，
所在的閻景村人，為她們送了一塊 「懿德千古」的合村匾。

原來，時下央視廣告詞中流行的 「晉善晉美」，早已盡在晉
南李家了。李家的善舉之風，使當時頑貪之人思廉，懦弱之人思
變。同時，也感化後世來人，對他們李家一族，敬仰有加。煌
煌二百八十間李家大院，歷時幾百年，其間有 「大動大亂」，但
至今仍餘留半數以上，不能不說是奇迹，不能不說是後世人對李
家的感恩戴德。由於政策原因，李家建築解放後多數充公，被批
做民宅、學校等。 「文革」其間，也許是因為上面寫有標語 「毛
主席萬歲」等，也許是紅衛兵的祖上都受過李家恩澤，也許有人
砌了一堵牆將李家祠堂封住，總之，李家大院破損不大。請看
——即便是大鍋飯時需要在這院裡支起爐灶，高高的煙囪要穿過
屋頂直指藍天，負責拆頂的人，也只是小心規矩地，將一截尺把
長的椽木鋸掉而已。若無導遊的指點解說，任何人也難能看出餘
留的這點破綻來。

李家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祖先名百泉。他不會想到吧，其後人
的 「滴水之恩」，被鄰里鄉親的 「湧泉」在相報。可見李家之
善，影響之深遠。晉之善，晉之美，因李家，代代傳。

晉南的 「李家大院」， 「晉善晉美」的 「李家大院」，此生
此世可能只造訪這一次，但它，他們，給我，給我們的震撼，是
永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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